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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的优异抗病亲本

1965年，蔡旭和育种学家李竞雄访问罗马尼
亚和匈牙利时曾带回 59份材料，其中包括“阿芙
乐尔”“高加索”“山前麦”“牛朱特”“洛夫林 10号”
“洛夫林 13”等，因引进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些种质未能得到重视和利用。直到上世纪 70年
代初期，农学家许运天和任志等访问东欧时，又从
罗马尼亚二次带回 1BL/1RS衍生系，这才得到广
泛利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搞小麦育种工作的人几乎都养成了一种职业
癖，凡是碰到外来的抗锈病材料，总要想用它和本
地的优良品种试配一下杂交以观后效。庄巧生也
不例外，因为此前近 20年抗锈育种工作的经验告
诉他，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利用外来的抗锈
病品种做抗源往往能收到预期效果。庄巧生就和
作物所冬麦育种研究室的同事及时从上述新引进
材料中挑出几个较好的与本地区优良品种“有芒
红 7号”和“有芒白 4号”试做了几个杂交组合。

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施肥水平不断提
高，灌溉条件日益改善，生产上需要耐肥喜水、
抗倒伏、抗锈病、增产潜力更大的新品种，庄巧
生就开始思考选育新的生产上需要的替代品
种。1972年 5月中旬小麦抽穗后，庄巧生第一次
下地观察杂种第一代材料时就被之前做的这几
个杂交组合的优异表现吸引住了，因为它们生
长繁茂、健壮，青枝绿叶，干干净净，未见到什么
病害，只是抽穗太晚，约晚 10天，从长相长势和
穗部性状看，是供试材料中最漂亮的几个组合。
当时他就意识到要是早几天下地、在它们还未
抽穗、开花之前用本地区的高产品种和它们回
交一下，让其后代抽穗提早些、产量性状更好
些，那就大有选择的余地了。可是回交的最好时
间是在杂种第一代，到杂种第二代出现性状分
离时，就没法进行回交了，所以感到很遗憾，只
能在以后世代的选择中着重进行优中选早、早

中选更早来试试碰运气了。
后来庄巧生查阅到好几篇有关所谓“洛类

品种”的研究文章，才知道它们是一些带有小片
段黑麦基因的小麦 1B/1R 易位系品种，其共同
特点为具有对 3种锈病和白粉病表现很强的抗
性基因并密切连锁在一起，还可能携有能对丰
产性和生育后期抗逆性作出贡献的一些基因，
是一类具有特异性状、值得注意利用的遗传资
源。1972 年，他的课题组以“洛夫林 10号”为代
表的具有 1B/1R易位的“洛类”材料为抗病亲
本，与抗寒、早熟、丰产性能好的“有芒红 7 号”
和“有芒白 4号”分别杂交，于 20世纪 80年代初
育成了以“丰抗 8号”、“丰抗 2号”为代表的丰
产、抗倒伏、兼抗条锈、白粉病和落黄好的丰抗
号系列品种，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应用长达 10
余年之久，为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至 90年代中
期全国小麦增产起到很大作用。

我在抗战初期开始从事小麦改良研究，这项
工作之所以能在生产上产生一些实际效益，是因
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心和重
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简而言之，我一生
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育成十来个优良小麦品种在
生产上应用；二是编几本与小麦或育种有关的专
著，为国家科技事业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仅此而
已，微不足道。从个人来说，有此收获纯属两个偶
然：一是北上接近小麦主产区，可在更广阔的天
地开拓进取，二是专业上“从一而终”，一直搞小
麦育种，而且没有“动窝”，便于经验与知识的积
累；当然，科技视野也就狭窄一些。感到遗憾的事
也有两桩：刚到北方不久就碰上历史罕见的 1950
年小麦条锈病大流行，造成此前以抗逆育种为主
的品种材料几近全部报废；二是发表论文太少，
只有 40余篇，这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细
想起来，也与育种专业性质不无关联，因为不经
常下地和小麦打交道就难以育成能在生产上扎
根的品种；再则一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使用几年
之后就得更新换代，任务一个接一个，无暇顾及
研究新出现的问题。

作物育种是一门应用科学，需要相关学科的
配合参与，才能顺利和高质量地完成所承担的任
务。例如，要解决品种的抗虫性、品质改良、生长
发育等问题，必须分别与植物病理或昆虫学家、
谷物化学家、植物生理学家等密切协作。然而我
国从事科学实践的历史毕竟很短，习惯性的封闭
式工作方法在诸多领域仍较流行，大家多不善于
在同一共同体内分工协作，联合作战，发挥多学
科、多技能协同攻关的优势。就以国内现有小麦
育种研究的基本情况来说，每一行政“地区”都有
一个基层育种“中心”，为其所面向的生态地区服
务，而该中心一般只局限在当地开展育种试验，
没有在下面选设几个有代表性的地点形成小网
络，以鉴定所选育的材料在这些网点上的综合表
现，从而与省级区域试验挂上钩，实际上是在中
心所在地的单一条件下“关门育种”。相邻行政地
区的基层育种中心也是各自为战，各行其是，彼
此间的互动（如材料、信息交流等）很少或缺乏，

这样做显然效率低。在同一生态区，如果能通过
协商，订下协议，将自己认为最好或较好的杂交组
合早期世代开展穿梭育种，则双方或各方都有可
能育成适应性较广、综合性状更好的不同优良品
种。这对提高育种材料的利用效率和育成品种的
性状水平都是有利的。至于这当中涉及的知识产
权归属、协作单位业绩等问题，只要出于公心，本
着诚信办事的原则，完全可以做到双赢或多赢。

育种成败，关键在亲本。有计划地构建系列
骨干亲本，特别是产量骨干亲本，是最根本的基
本功。利用“矮败”小麦作为接受外来优异花粉的
受体工具更为方便，如能辅以分子标记，则收效
会更好，有步骤地分别育成不同类型的候选骨干
亲本，再根据需要进行聚合、集成。这样能做到得
心应手地组配杂交组合，很有把握地选育出符合
生产的优良品种。骨干亲本构建应与日常育种工
作同步并进，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就能打好
基础，通过滚动完善、持续发展，以便迎接来自方
方面面的挑战。

应该承认常规育种技术已趋老化，亟待升
级，必须尽快、尽可能多地吸收业已实用化的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不断提高育种质量与
效率。这项任务是在一条或两条品种生产线上
完成都可以，只要科学分工、精诚合作、避免重
复就好。不过应该指出，尽管我国人力充沛，
“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我们的科研与科普事
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
赶、超、补（填空白）的工作还很多，而且要“只
争朝夕”，所以要科学地、经济地、节约地分配
使用人力、物力。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
不能忘记。至于已臻实用化和有待完善或需要
进一步探索的新技术如转基因技术及分子设
计育种等，则可单列研究课题，以便集中优势
兵力早日突破。

最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国家
科技投入的强度比以前大得多，应该抓住机遇将
育种试验田间作业（特别是播种、收获）机械化提
到议事日程上来，以提高育种试验研究的精确性
和工作效率。

相关阅读

读《庄巧生传略》随感
■庄巧生

庄巧生 1916年 8月 5日出生在福建省闽侯
县旗山南麓小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 1月
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1939年 2月以优异的成绩
如期毕业，并膺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被授
予“金钥匙”奖。1939年 3月到设在贵阳的中央农
业实验所贵州工作站，跟随植物学家沈骊英从事
小麦区域试验工作。1940年 8月，回到成都金陵大
学农艺系，给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靳自重教授当
助教。1942年冬，辞去助教工作，应作物育种学家
戴松恩之邀到位于恩施的湖北省农业改进所任技
师兼鄂北农场场长。1944年 10月，经戴松恩推荐，

庄巧生回到中央农业实验所麦作杂粮系任技士，
从事小麦品种改良工作。1945年 7月，赴美国堪萨
斯州立学院实习，在制粉工业系学习硬质小麦品
质鉴定技术。

1946年8月，庄巧生回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
工作，抗战胜利后，所里大部分人员都从后方迁回
南京，很多方面都是百废待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
北平接管了一个日伪时期的华北农事试验场，改
称为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试验地面
积大，设施较为完善，实验室设备比较先进，但现
有的专业人员水平一般，亟待充实。庄巧生考虑自

己从金陵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历经八年抗战，曾屡
易工作场所，很多地方科研条件很差，没办法开展
工作，更谈不上深入其中作出点成效来。北平农事
试验场的工作条件好，相对说来更接近小麦主产
区，当时又缺少合适的科技人员，而庄巧生是单身
汉，没有家室负担，想在什么地方落脚都比较自由，
趁这次新旧工作交替的机会，转到一个可以发挥
自己能力和兴趣的地方工作还是很必要的。1946
年10月，庄巧生如愿以偿到北京魏公村附近的白
祥庵12号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报到，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一待就是60多年。

下决心到冬小麦主产区去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讀訛

庄巧生，男，1916年 8月出生，193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1940年在金陵
大学农学院担任助教，1944年到重庆北碚中央农业实验所麦作杂粮系任技士，从事小麦品种改良
工作。1945年 7月，赴美国堪萨斯州立学院实习，学习硬质小麦品质鉴定技术。1946年 10月，到
北平农业试验场任技正兼麦作研究室主任，主持小麦育种课题。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科学研究工作，育成冬小麦新品种 10多个。1980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泥腿子”院士庄巧生
姻杨坚

潜心育种，不随波逐流

小麦遗传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入巨大、
不易出成果的研究。一般来说，育种最快需要 8年
的时间，在试验田里进行检验要 3年时间，一旦研
究失败，十几年的光阴就浪费了。即使研究成功，
在实际应用推广中又会有很大变数。农业研究常
常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小麦品种在这方
试验地里种养良好，但在其他天气、土壤条件相异
处栽种，可能会有新的问题。因此，很多小麦研究
者一生都难以选育出一个新品种。

1946年 10月到北平农事试验场主持小麦育
种工作，考虑到华北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庄巧生确
定选育抗旱、耐寒、耐瘠品种的方向。通过不懈努
力，他在短短两年内明确出“燕大 1885”“北系 3
号”“北系 11号”3个新品种，准备在周边地区试种
推广。这些品种都保持了地方品种的抗逆性和适

应性，成熟期与地方品种相似，而茎秆强度和丰产
性则有所改进，解放后经引种鉴定和群众评选后
才开始在生产上应用。谁也想不到，1950年 4月间
下了一场透雨，随后又有几场小雨，从而诱发了一
次空前的小麦条锈病特大流行，3个新品种由于
严重患病全垮了。

1950年条锈病大流行以后，遗传育种专家蔡
旭曾转赠一批抗锈品种给庄巧生，后因种种原因，
未曾得到更有效的利用。1954年，庄巧生从西藏回
来以后，主攻抗锈育种，在艰难的条件下选出“华
北187”等3个品种，其中“华北187”早熟、抗锈、穗大
粒大、籽粒外观品质好，但成穗数稍少。从当时大
面积生产水平看，只能作为搭配品种种植。后来，
他又从“华北187”群系中选出“北京6号”，植株稍
矮，茎秆较强，可在中等肥力以上水浇地推广。

“小麦育种工作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儿，年复
一年。”庄巧生现在还这么认为，但自己一干就
是 40多年。在小麦育种工作中，庄巧生始终以
服务于生产需要为导向。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
需求和防止条锈菌新小种危害，20世纪 60年代
中后期，庄巧生先后育成了“北京 8 号”和“北京
10号”。“北京 8号”是上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中期华北平原的主栽品种之一，它的选育
打破了亲本取材和育成品种地域性的限制。尽
管这个品种在北部冬麦区越冬性不够好，但作
为早熟、抗条锈病或农艺亲本利用都是可取的。
有了它，在北部冬麦区就更便于利用晚熟以至
极晚熟的国外“抗源”品种或大穗型品种做亲
本，来改进我国小麦品种的抗锈病性和穗部性
状，从而开拓了遗传资源利用的广度。

庄巧生总是专注于工作，对于名利并不在
意。新中国成立以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一般
的技正（即研究员）为每月 800 斤小米，庄巧生
为 820斤，他就问领导为什么自己比别人多，领
导告诉他，从国外回来有博士学位的是 820 斤。
庄巧生也评到那一级，因为在国外实习一年，虽
然没有学位，也跟有学位的人是同样的待遇。庄
巧生感觉标准高了，就自己降低标准，800 斤就

行，表示跟有学位的人还是有一点区别，后来领
导也同意了。上世纪 80 年代，庄巧生参与育种
专家赵双宁主持的“冬小麦育种专家系统”开
发，做了大量的工作，赵双宁在课题申请、验收
和发表文章时均将庄巧生列为主持人，庄巧生
在文章修改时，把自己从第一作者的位置调到
最后一位。

上世纪 80 年代，庄巧生明显感到人手不足

的问题，尤其是学术带头人缺乏。1989年中国农
业大学张树榛教授向庄巧生推荐她的博士生何
中虎，他希望到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
MYT）作博士后研究，经庄巧生推荐，1990 年何
中虎被 CIMMYT录取。1993年 5月，从国外学
成归来的何中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
在杜振华研究员的课题组从事小麦育种工作。
1996 年，利用老同志退休和“九五”国家立项的

淡泊名利，重视培养后人

追求真理，崇尚科学

庄巧生勤奋工作，深入实践。尽管工作繁忙，
各种事务缠身，仍坚持现场作业，每到小麦生育
的关键时期，他总是起早贪黑、见缝插针，尽可能
详细地调查了解育种材料的田间表现。1952年，
他第一次接待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尽管当时彼此
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专家在强调科研要密切
联系生产实践，“要跌打滚爬在麦田中，学会同小
麦对话”的肺腑之言，深深地刻印在庄巧生的心
坎上，成为他以后从事科学实验的座右铭，也是
他走上成功之路的指路标。

1972 年 5 月，他从牛棚一走出来，第一件事
就是下地、看麦苗，麦苗就像他的心肝宝贝一样。
凡是跟庄巧生一块工作过的人，都会从他身上受
到一种无形的感染。有一年早春，土温室的小麦
加代材料在下班前没盖上草栅，晚上 10点他突
然听到天气预报，当晚将有大风降温，便立即从
城内住家赶到十几里以外的板井村，叫起工人师

傅一同把草栅放下、盖好后，回到家时已是午夜
时分。还有一次下班前，为配合各课题组抢时轮
流灌溉试验田，临时决定夜间突击浇麦，他便自
告奋勇秉灯干了一个通宵。

每年都要下地、看苗，这成了庄巧生的一种生
活习惯。近年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身体力行，
每年在小麦关键季节还要到试验田间重点考察有
苗头材料和有望在生产上利用的新品种。有人问庄
巧生是否想过停止工作、安享晚年时，他说：“我到
目前还在继续工作，该下地时还下地，特别是开春
到麦收的季节，至少要去一次试验地，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难以向他人说清道明的特殊享受。”2013年
9月，庄巧生 98岁生日后不久，笔者去拜访，问他今
年有没有下地？他大笑，说本来去年说好今年不下
地的，最后还是忍不住又去了，明年一定不去。他说
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着亮，脸上浮现着幸福的表情。
或许，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有一片金黄的麦田。

1988年 5 月，庄巧生（左）在江苏徐州农科所参观小麦品种试验田，
右为徐州农科所小麦育种课题组组长夏善宝。

1945年 7 月初，庄巧生（右一）和刘昌塿（左一）、金阳镐（左二）三个中
国实习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学院制粉工业系实习。

机会，考虑到小麦品质改良工作的重要性，庄巧
生和时任副所长辛志勇共同努力，将原来分散在
两个不同课题组的品质工作合并，成立了小麦品
质课题组，由何中虎负责。1999年，为了进一步加
强作物所的冬小麦育种工作，他在辛志勇（时任
所长）的支持下，将冬小麦育种组与品质课题组
重组，形成了小麦品质育种课题组，仍由何中虎
负责。经过 10多年努力，课题组得到了较快发
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以海外回国人员为主，常规
育种、谷物化学、植物病理、分子生物学相结合，
与国内外密切合作的开放型小麦育种课题组。

庄巧生深深体会到个人才智与精力有限，而集

体的智慧和力量无穷，只有把个人的努力融汇于集
体奋斗的目标之中，各项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当他
1995年荣获“何梁何利”奖时，便立即将所得奖金
10万元港币捐献出来，支持冬小麦育种课题组。这
一行为感动了院、所两级领导，分别匹配资金设立
了“庄巧生基金”，用以奖励作科所在小麦育种相关
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青年科研人员。以此为基础，
在全国 16个单位支持下，200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庄巧生小麦奖励基金”，面
向国内基层，奖励在小麦育种相关领域作出杰出贡
献的个人，旨在弘扬庄巧生献身科学、热爱农业、服
务农民的崇高精神。

2009年，庄巧生阅读何中虎为《20 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
概览》一书撰写的《庄巧生传略》，兴之所至，写下如下文字。


